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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望我们能回中国。
03
1957年，我回国

了。我还记得那是6
月3日，父亲一早送
我去学校，我和几个
同学一起乘坐下午的
船回国。没想到那天
下午，父亲放下忙碌
的工作，专程到码头
送我。船渐行渐远，
父 亲 的 身 影 越 来 越
小……挥别父亲后，
我 心 中 对 亲 人 的 不
舍很快就因回国的热
情、对未来的期盼而
消散。后来，我才知
道，我母亲不舍得也
不放心我独自回国，
整整哭了一个星期。

经过7天7夜的海
上航行，6月10日，
我 终 于 回 到 日 思 夜
想的中国。后来，我
的弟弟妹妹们也被父
亲陆续送回国。一个
妹妹是1959年回来，
后来学城市设计，毕
业后留在厦门参与城
市建设；一个弟弟高
中还没毕业就被送回
来，他去了贵州，在
当地也表现很好。只
是这几年，他们都陆
续离开了人世。

虽然父亲早就下
决心要把我们一个个
送 回 国 ， 但 作 为 父
亲，他仍然担心我们
的生活。所以，在我
回国前，父亲特意为
我准备了一台莱卡相
机、一架手风琴、一
台缝纫机、一辆自行

车 和 一 些 橡 胶 半 成
品。他说，一个人在
外，读书要交学费，
家里不一定能及时汇
钱，就把这些东西卖
了 换 钱 。 我 为 了 读
书、维持生计，先后
变卖了相机、橡胶和
手风琴，自行车后来
被盗了，但至今仍保
留 着 缝 纫 机 。 一 方
面，这寄托着亲人对
我的爱和我对他们的
思念；另一方面，我
可以用来做衣服，贴
补家用。

我变卖了从印尼
带回国的东西，但从
未向父亲诉过苦。所
以，父亲一直以为我
们 在 国 内 生 活 得 不
错。直到他遇到从国
内回到印尼的我的同
学，才得知我们正在
经历困难，赶忙寄了
一箱饼干到妹妹就读
的学校。只是当时我
正在福州，待我回厦
门，和妹妹从仓库里

找到饼干时，包装虽
然完好，里面却已经
空了，饼干都被虫吃
光了。

04
刚回国的时候，

正 好 国 内 在 组 织 高
考，毫无准备的我也
参加了。当然，没有
考好，我就到北京读
了 一 年 华 侨 补 习 学
校。在北京那一年，
天气太冷了，长期生
活在东南亚地区的我
很不习惯。所以，第
二年高考，我参加了
华南区的考试，我要
考回福建。当时高考
不 是 全 国 统 一 试 卷
的 ， 是 分 华 北 、 华
东、华南等区。我不
懂要选择什么专业，
哪所学校好，就随意
填，竟顺利考进了福
建农学院（现福建农
林大学）。

毕业后，我被分
配 到 厦 门 同 安 农 业
局 。 之 后 在 同 安 县

政府工作，区划调整
后 ， 又 到 思 明 区 工
作 。 无 论 在 哪 里 工
作，也无论是本职或
社会工作，我都尽心
尽力。其中，作为归
侨，我也为侨做了一
些工作，例如和同事
一起推动同安区侨联
大厦建成、引进侨资
捐建3所学校、为致
公党和侨联推荐优秀
人才……

儿时的一面五星
红旗，在我心中种下
了一颗红色种子。无
数像我一样的海外游
子，怀揣一颗强烈的
爱国之心，义无反顾
地回到祖国，为国家
建设挥洒热血，奉献
青春。时间一晃，我
也已经回来65年了，
见证了我们的国家越
来越富强，人民的生
活越来越好。

无法承欢父母膝
下 ， 是 我 最 大 的 憾
事。但是，我已尽力

了，没有辜负他们的
期望。前段时间，我
整理出过去获得的各
项荣誉证书，让孩子
们帮忙扫描存档，希
望他们将来能替我带
到父母的坟前，以告
慰他们的在天之灵。
我也没想到，孩子们
看到那些证书，都觉
得很新鲜，说他们从
来不知道我做的事。

如今，回忆这些
往事，只希望我的子
孙们多了解一些我们
那个年代的理想和信
念 。 我 们 常 说 要 弘
扬华侨精神，其实，
华侨精神并没有多遥
远，就是一代代海外
侨胞对祖国的爱，这
份爱无关物质，简单
而纯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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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7年，父母亲回国探亲时照的
全家福。厦门同安任职期间工作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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